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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完全回忆不起这条通

往大教堂的路有这么宽，大教
堂那庄严的侧墙石头上刻满
了各种精细的水印图案。奥里
奥在前一天吃中饭的时候解
释说，那个神奇的结构是十三
世纪和十四世纪修建的，那时
圣殿骑士正处于鼎盛时期。

神殿里并没有让我失望，
甚至让我沉迷。就在这时，我
看到了那个男人。他正靠在一
根石柱上，假装看着天空中的
鸟。他就是那个在飞机场看
到，在我酒店里等候，在朗布
拉斯集市上看到的男人。

“我们走吧。”我拉拉路
易斯的衣角说。

我们穿过广场，朝德尔戈
里亚书店走去，这时我已很肯
定，他一直都在跟踪我。

德尔戈里亚书店是一个
真正古老的书店，一个年轻的

小伙子，透过厚厚的近视眼镜
观察着我们。“你们想干什
么？”他问道。

我伸出手，把戒指给他
看。他仔细地盯着，露出惊异
的表情，马上转过身匆匆向店
铺深处疾走几步，大声嚷道：

“安德鲁先生。”
一个瘦瘦的男人出现在

我们眼前，我把这个圣殿骑士

的徽章伸到安德鲁先生的鼻子
跟前。他把我的手拿开到一个
合适的距离，戴着眼镜仔细地
分辨。然后，他往自己的那个昏
暗的窝走回去。我瞥见外面有
人透过玻璃窗正朝里面张望。
又是那个在飞机场的男人。

“在这里。”那个老头子拿
着一沓文件走了出来，放到我

手里。我把这一大捆文件交到
路易斯手里，敷衍地跟那个别
别扭扭的书店老板说了声谢
谢，立刻往大门走去，探了半边
身子出门，警惕地看看四周，那

个可疑的男人却不见踪影。
我们在小巷里穿行，想回

停车场。迎面走来两个衣着高
档的年轻人，擦肩而过的时候，
其中一个靠过来把我一推，抵
到一扇关着的木门上，挥舞着
一把明晃晃的匕首。而路易斯
也遭遇了相同的情景。

他们想要那捆文件。所有

的事情都在那一刻发生了。只
见从那两个袭击我们的暴徒
身后，不知从哪里冒出那个白
头发男人，他挥舞着一把宽刃
匕首，从右边一刀插进那个歹
徒身体里……

暴徒狼狈逃离，老男人拾
起那捆文件交到我手上说：

“下一次可要多加小心啊。”
他的声音很沙哑，死死盯住我
的眼睛。
“我不能理解这发生的一

切。有人想要抢这沓文件，我们
却并不知道他们的意图，但可以
推测是跟那巨额的宝藏有关。正

在这个时候，那个可怕的男人出
现了，他从巴塞罗那一直跟踪我
到此，然后又把我们从暴徒手中
解救出来。那帮暴徒并不是想
要钱财或是什么别的珠宝，他们
想要的就是那沓文件。他们一定
知道宝藏的事情。”

“但那个男人跟这一切又
有什么关系呢？”奥里奥插话
道，“你怎么看呢，路易斯？”

路易斯摇摇头，不耐烦地
说道，“我们是不是要把这个
文件打开啊？”

在这份文件的包装纸上

可以艰难地辨认出几个字
“阿纳伍”，包裹还是用红色
的绳子捆好的，上面盖有若干
个红色的印章。突然，我认出
了其中有圣殿骑士标志性的
十字印章，跟我戒指上的那个
宝石的形状一模一样。
“我，阿纳伍，是圣殿骑

士兵团的士官。我感到自己气
数将尽，已准备好要将自己的
灵魂交给上帝，所以我公元
1328年 1月在博布勒修道
院，讲述我一生的事迹：
“因为如果我死了之后，

这个秘密也将随我而去。所以
我并不是为了要讲述我这一
生的功绩，而是请求乔安·阿
曼努森在庄严的保密承诺下，
为我写下了这段历史…… ”

突然路易斯停止了他的
朗读，目光依然停留在文件
上。“这不是真的，”他表情惊

恐地说，“中世纪的文章不应
该如此容易读懂的啊。你怎么
看，奥里奥？”

BC

刘芳芳这晚上怎么也睡

不着，想孟爱军，也想王琴。孟
爱军的嘴，亲在她脸上，有一
股淡淡的烟草味，麻麻痒痒
的，像触电。她有些懊恼，怎么
能让他亲呢？但又有些异样的
感觉，是什么说不上来，好像
也不全是懊恼，还夹杂了些别

的。刘芳芳又想到王琴———这
次是真的懊恼了，竟把她给忘
了。天晓得她是真的睡着还是
假的睡着。这个小姑娘的心
眼，比天上的星星还多。

第二天早上，孟爱军依旧
到刘芳芳的摊上买大饼油条。

刘芳芳看见他，一句话也没
说，把大饼油条包好给他，便
招呼下一位客人。孟爱军看看
她的脸色，开玩笑道：“怎么
了，不开心了？”刘芳芳回答：
“没有。”看也不看他。

直到下午，刘芳芳才挑

了个时机对孟爱军说了———
收敛些，提防那个小姑娘。孟
爱军笑笑，满不在乎地说：
“我们又没怎么样。”刘芳芳
急了：“你昨天晚上那个样
子，还说没怎么样？”孟爱军
问：“她看见了？”刘芳芳皱

着眉头：“我也不晓得，她就
算看见了也不会告诉我———
我是担心，如果她拿这个来
要挟我，怎么办？”

刘芳芳想到这个，背上冷
汗就出来了。她回忆这两天王
琴的举止，嘴上说不要钱了，

可人还留着，不是别有用心是
什么———她真是疏忽了。

刘芳芳越想越怕。她对
孟爱军说：“这个小姑娘啊，
我实在是吃不消她。谁晓得
她什么时候会给你突然来一
下子，搞得你措手不及。我吃

够她苦头了。十个我也不是
她的对手。”

孟爱军嘿嘿地笑：“怕她

捉奸啊？”刘芳芳骂道：“我
都急死了，你还有空跟我开

玩笑。”“好了，好了，”孟爱
军在她背上拍了拍，“我晓
得了，你放心，我不会给你惹
麻烦的———我有几个在道上
混的朋友，搞定她，怎么
样？”“怎么搞定？”“还能怎
么搞定———人倒吊起来，不

给吃饭不给睡觉，问她还要
是嘴硬，就往死里打。”

刘芳芳听得汗毛都竖起
来了，“别讲了别讲了，这种
话你也讲得出。”

孟爱军一笑：“我晓得你

肯定不忍心———我跟你讲，这
小姑娘就是看准了你是个老实

人。你要是个厉害角色，她敢这
么玩你？”刘芳芳叹了口气。

一连几天，刘芳芳和孟
爱军都夹着尾巴做人，见了
面也不怎么说话，最多只是
打个招呼，客客气气的，生怕
给王琴抓了把柄。王琴依然

是一不做二不休的模样，既不
回去，也不问刘芳芳要钱。一
次刘芳芳问她，怎么不回家
去。她笑笑，不说话。刘芳芳
说：“我晓得你心还不死。”她
又是一笑，说：“我在这里待
习惯了，回去不舒服。”刘芳

芳听这话实在可笑，忍不住
嘲讽她一句：“家里有床有
饭不舒服，这里坐楼梯啃面
包反而舒服，是吧？”

王琴一点儿也不尴尬，
咯咯直笑。

刘芳芳拿她没办法，只

好朝她翻白眼。
有几次，孟爱军忍不住

又动手动脚，被刘芳芳骂住
了。刘芳芳急道：“你这个样
子，是不是存心跟我过不
去？”孟爱军说：“我怎么会
存心和你过不去———这不能

怪我，谁让你长得这么勾引
人？”刘芳芳皱眉道：“下流
胚，不要脸!”孟爱军嘻嘻笑
道：“男人全是下流胚。你又
不是不晓得。”

他说到这里，眼珠一转，
道：“哎，你说那个姓马的家

伙，他会是正人君子吗———
他在外面就不会有女人？”刘
芳芳听了一愣。

孟爱军嘿地一声，在大腿
上重重一拍：“这种男人，十
个有九个在外面有花头———
你要是抓住他这个把柄，别说

十万八万。再多他也给了!”
刘芳芳怔怔地朝他看。

“对呀!” 她一下子激动起
来，道，“我怎么没想到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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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起华文刊物上寥寥数

则洋男人觅东方佳偶，海外华
人女性试图寻找洋丈夫者，则
颇踊跃。上婚姻登记所觅洋夫
的东亚女性中，中国大陆女性
占绝大多数，她们征婚的口径
都出奇地一致，那就是找个有
经济实力的好丈夫，这样自己

的身份、生活问题皆能一夜之
间改天换地了。欧洲各地婚介
所的收费略有不同，一般介于
100至200英镑之间，回报是
介绍见面一至三位男士。负责
任的婚介所会对征婚人士把
关，要求对方提供身份证明、

单身证明或离婚判决书，并要
求填写两份表格。一份是自我
情况介绍，上面有职业、身份、
教育程度及收入等。另一份是
身高、体重、头发及眼睛的颜
色，还有性格爱好等栏目。

采访到的几位征洋夫的

中国女性简况如下：
李女士，35岁，博士。当

她在英国戴着博士帽上台领
取学位风光了一下午后，突然
醒悟到六年来学校、宿舍两点
一线的苦学生生涯，一晃自己
的婚姻成了老大难。找中国丈

夫谈何容易，年龄相当的男同
胞大都已成家立业。即使是单
身王老五，一听对方是个 35
岁的女博士，便头摇得如拨浪

鼓。也难怪，海外中国男士在
大陆媒体上发个征婚帖子，应
征的年轻美女如云。有自知之

明的李女士不得不知难而退，
在英国六年的经历使她了解
到，西洋男人不惧怕大龄女
子。再就是，人家更不畏惧高
学历女强人，知识女性绝对令
西洋男士刮目相看。于是，李
女士思前想后打算上婚介所

碰碰运气。再说选择一位老外

丈夫，还能使自己更加容易地
融入英国主流社会。

吴小姐，28岁，硕士。吴
小姐一年内曾面试过数份工
作皆败给了当地人，因用人单
位得特别为她这个老外申请
工作签证，此手续十分繁琐，

闹不好移民局一纸拒签令下
来限期28天内离境。吴小姐
投奔婚介所是想尽快与英国
人缔结婚约，办下结婚居留外
出找工作腰杆便硬气多了。至
于吴小姐是否特别对洋男人
抱有好感，她表示自己也说不

清楚，只能先顾眼前的燃眉之
急了。

胡小姐，27岁，非法移
民。三年前持一个月旅游签证
赴英伦的胡小姐，至今仍窝在
中餐馆里洗碗。上周六午夜，
全副武装的移民警察突然破
门，两警员看住前门，两警员
把守后门，其他警员一拥而上

挨着个查身份抓非法移民。场
面之惊险，至今想起来胡小姐
仍惊恐地浑身颤抖。那晚胡小
姐幸运地因私事早一点换了
衣服放工，一出厨房即撞上冲
进门的警员，吓得她一脚踩到
侍者惊慌失措摔在地上的芝

麻团子，当即一个趔趄。老板
忙上前扶起她来对移民官诡

辩是个顾客，总算平安脱险。
胡小姐一位在美国旧金

山唐人街洗碗的同乡大嫂，由
华人一间移民公司牵线，与一
位美籍华人假结婚。英语一窍

不通的大嫂，面对美国移民官
员的面试，硬是凭着口中不停
地诵出“不熟”一词，换回了

绿卡。原来，有高人指点大嫂，
移民官常会考查新移民对美
国政治、社会情况的了解度，
若听见移民官发问千万别傻
愣着，他们最可能的问题是当
今美国总统是谁？你就应声：
“不熟（W�X¦ÅYZ[\

a]^µ[_）”。大嫂一连
串“不熟”惹得移民官不耐烦
了，眼前这位满头白发一脸沧
桑的劳动妇女，来美8年从没
少交税，近几年来她算是移民
局的常客，屡败屡战。这位
“老相识”移民官显然动了恻

隐之心，总算高抬贵手让大嫂
过了。大洋彼岸同乡大嫂的事
迹对于身处英伦的胡小姐，始
终是个榜样和鼓励。整日东躲
西藏仅拿微薄黑工低薪的胡
小姐，于是将与英国人结婚视
为救命的稻草。

NOPQRSTUVW

古人认为，玉有保护尸

体不朽的神奇功效，因此汉
代的帝王死后，手上要攥着
玉、要使用玉做的棺材、穿玉
做的衣服、枕玉做的枕头，甚
至人身上凡是有孔的地方都
要用玉塞起来，这种专门用
于丧葬的玉器称为殓葬玉

器。殓葬玉器真的能够使尸
体不朽吗？

玉衣就是用玉片穿缀而
成的衣服，汉代的时候称玉
衣为“玉柙”（`àaßbc

de）。这种葬服只在汉代采
用过，可以说不仅是汉代的

首创，也是绝唱。
“玉柙” 到底是什么样

的呢？史书上没有明确的记
载，这也成了留在历史上的
一个悬案，直到二十世纪中
叶才有了答案。

1954年，江苏睢宁九女

墩一座汉墓出土了300枚玉
片，这些玉片大多是长方形
的，玉片四角有很规则的穿
孔，穿孔中还发现了铜丝的
痕迹。由于这座墓很早就被
盗掘，墓葬中很多文物都被
移动或损坏了，玉片也是七

零八落毫无规律可言。
那么这些玉片是作什么

用的呢？考古工作者并没有在
现场找到线索。后来一位叫李
蔚然的学者在历史文献中找
到了谜底，原来这些玉片就是

汉代皇室贵族死后穿着的殓
服———玉衣的一部分。

虽然知道了这些玉片的

用途，但怎样将这些玉片编缀
成一件殓服呢？考古工作者

开始更加细致地从史料和考
古资料中寻找蛛丝马迹。这个
谜团困扰了人们十几年，直到
1968年河北满城汉墓发掘中
完整玉衣的出土，这个谜团才

终于解开。满城汉墓是西汉中
山靖王刘胜夫妇的墓葬，刘

胜，汉景帝刘启的庶子，汉武
帝刘彻的异母兄长。

满城汉墓的玉衣很像古
代士兵穿的铠甲。刘胜的玉
衣长 1.88米，由 2498块玉
片组成，所用金丝重约 1100
克。窦绾的玉衣比刘胜的玉

衣略小，长 1.72米，由 2160
块玉片组成。将玉片连接成
玉衣的金属丝线也是最昂贵

的，这些丝线多用金银制成。
整个玉衣制作工序的繁杂可

想而知，有人估计，一件普通
的玉衣需要一名熟练的工人

十年的时间才能完成。
那么，汉王朝的龙子龙

孙、豪强贵胄们为什么要花
费如此大的代价加工和使用
玉衣呢？或许与“死即永生”
的观念有关。很多人相信，人
死之后会到另一个世界中

去，并且在那个世界中永远
地活着。

近些年来，我国的确也
发现了一些汉代的古尸，最
有名的当数湖南长沙马王堆
汉墓出土的女尸，她的遗体
至今保存良好，皮肤仍有弹

性，关节还可以活动，软骨组
织用肉眼就能看清。湖北江
陵凤凰山一座西汉墓中也出
土了一具完好的男尸；2002
年江苏连云港又发现一具保
存完好的汉代女尸。然而这
些古尸并没有穿着玉衣，显

然，尸体能够保存下来与玉
衣没有任何关系。

而那些穿着玉衣的人又
怎样呢？满城中山靖王刘胜
夫妇墓、南越王墓、徐州火山
刘和墓等保存完好的墓葬
中，并没有发现死者的遗体，

有的仅剩下少量的骨骸，这
种结局或许是那些穿着玉衣
的死者万万没有料到的。

玉衣是厚葬的极致，造
成了社会财富的巨大浪费。
墓葬更是十室九空，能够逃
脱被盗掘厄运的寥寥无几。

据说西汉诸陵在王莽时期就
被盗掘破坏，三国时期魏文
帝曹丕曾经说，“丧乱以来，

汉氏诸陵无不发掘，至乃烧
取玉匣金缕，骸骨并尽，是焚
如之刑，岂不重痛哉!”认识
到了厚葬的种种弊端，曹丕
开始禁止使用玉衣殓葬，汉

代兴盛了400多年的玉衣就
此销声匿迹了。


